                                                                                 探索与争鸣


揭穿法轮大法的反科学本质

李洪志所炮制的法轮大法歪理邪说最能迷惑人之处，是他披着科学的外衣。他不仅极大地毒害着社会空气和人们的心灵，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与境内外各类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的政治势力沆瀣一气，危害国家安全。被他残害的无辜群众已达千人之众，欠下了一笔笔血债。为要揭穿其邪教本质，必须首先揭穿其反科学的本质，把他的伪科学、反科学的真面目暴露于世人面前。

李洪志说：“法轮功超过现代所有科学，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妙、最超常的科学”；他还说：“弘扬大法，你根本不能再提起你以前学过的东西，因为你已经和他们一刀两断了”。这就是说，除了树立自己的教主形象之外，他还要树立自己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形象。他要求他的追随者除了他和他的邪说之外，不能再相信其他科学。不少痴迷者就是从此误入深渊不能自拔而为他殒命的。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年仅十九岁的中央音乐学院女大学生陈果生前就鹦鹉学舌地说过：“法轮大法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妙、超常的科学，我的生命就是大法开创的！”可见中毒之深。

邪教法轮大法与科学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

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是科学与反科学的分水岭

科学是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一切科学知识都一无例外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并服务于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因此，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唯物的。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也不断发展。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就是科学的发展史。由于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才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世界上尚有若干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诸多未解之谜，只能依靠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去探索、去发现论证。诸如生命起源、遗传工程、基因工程、外星世界等都必须用科学的理论去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诸如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民主执政规律等现实问题，也必须用严肃的科学态度加以论证。法轮大法却完全抛弃唯物论的根本要求，异想天开，胡编滥造，为要达到推翻国家政权的目的，蒙蔽其追随者、痴迷者，制造了什么“下法轮”、“开天目”等毫无实践根据的歪理邪说。他说：“只要我一想，就造出了人”，“我可以在你的腹部安装一个法轮，内旋度己，外旋度人”，“我可以为你开天目，让你透过空间看到另外的时空，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可以有穿透力，隔墙看物，透视人体”，“我自己还可以化出无数化身，可以往来于宇宙各个不同的空间”，甚至要人们有病不要看医生，等等。这些话没有任何实践根据，并不是来源于社会经验总结，完全是胡诌白天说梦话。如果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够自由往来于宇宙天体，那你为什么还要坐飞机和汽车、轮船呢？不是有法轮功痴迷者剖开自己的肚皮寻找法轮而命丧黄泉了吗？法轮在哪里呢？

有神论和无神论是科学和反科学的试金石

有神论和无神论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一切科学的东西都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外界世界依照其固有的规律永不停止地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人们只能认识客观规律，能动地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去适应它，运用它满足自己的要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绝对不能违背它，对抗它，更不能人为地创造什么规律。否则就必然遭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破坏力不理解和无知，企求上天恩赐而制造出各种迷信假想神仙，并加以顶礼膜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界的种种谜团不断被识破，神仙神灵也就不攻自破了。科学是不相信任何神仙鬼魅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神论还在世界上很多人的信仰中广泛存在。各国的法律也都承认宗教的合法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以法律手段保护公民的合法宗教信仰权利，但不允许干涉政治、法律和教育。但是，邪教不是合法宗教。我们必须把它与合法宗教严格区别开来。合法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等）的教义都是围绕教化其教徒遵守国家法纪、慈悲济世、普渡众生、自我修养、惩恶扬善、造福人民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祈祷的。邪教则是利用有神论作为反政府、反人类、反社会的杀人工具。在美国，人民圣殿教制造了923名教徒在森林中集体服毒自杀，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中制造了用毒气集体自杀的惨案，5000多人中毒，在瑞士，乔·迪曼勒邪教组织升天仪式，53人殉教身亡，萨尔旺太阳教48人自焚身亡，在乌干达，恢复上帝十诫运动1000多人自杀身亡，李洪志的法轮大法也残害了痴迷不悟者1000多人。狰狞面目，昭然若揭。李洪志的“转法轮”和他喋喋不休的连篇累牍的谈经论法的说教无非是佛经、圣经以及封建迷信鬼魅杂陈的大杂凑而已。邪教已经遭到全世界人民和国家的一致谴责和反对。

李洪志把自己说成是“宇宙间最大的佛”，是“释迦牟尼再世”，是活着的“神”，要求其信徒像崇拜佛祖一样崇拜他。一旦他的形象和说教占领了痴迷者的灵魂，便深陷泥坑很难自拔。一旦接受了他的说教，不仅“修炼成癖”，更会亦步亦趋的跟着他，去干反社会、反政府的违法犯罪活动，这早已不是什么“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而是政治斗争了。

社会实践是检验科学和伪科学的唯一标准

科学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科学史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反复的、历史的认定和检验。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认识总是不断用新的理论完善、代替、修正不完全、不正确、甚至错误的结论。在这里，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判断、认定是否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尺度、前提和准绳。真正的科学真理是不怕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其敌人争论和斗争中发展和壮大的，到现在还遭受着各式各样的敌人的无耻诽谤的诋毁，敌人越疯狂地攻击它，越显现出它的伟大和不可战胜。如果被实践所推翻，说明它不是科学。在欧洲的中世纪，哥白尼和伽利略提出了被宗教势力视为异端的“太阳中心说”以纠正“地心说”，沉重打击了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统治了天文学一千多年的无稽之谈，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被后人称作天文学的重大革命。但当时，伽利略却被罗马教皇烧死了。烧死了伽利略，体现的是神学对科学真理的极度恐惧和不能容忍，永远烧不死的是科学真理。邪教学说并不是经过反复实验和实践检验过的东西，只能是无知枉说。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盗用自然科学家所创造的诸如夸克、粒子、射线、场等前沿尖端科学概念，但他其实根本并不懂得这些概念的内涵和意义。他们没有一个哪怕最简单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从未经任何计算和调查，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检验。比如说，李洪志说“一切物质都是由水构成的，连钢铁都可以炸出水来”，他没有试验过，没有演示过，人们并没有看到过他能从钢铁中炸出水来。他还说，“不但海里有人，在我们同等层次上存在的另外的空间里还有另外的人”。这只是毫无根据的假说而已。“海人”是何模样，谁也没有见过。假说属于幻想之类，与科学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就更不用说了。至于他说的“人类有过八十一次完全的毁灭”，“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有一个庞大的用光构成的城市”，更没有任何考古资料作依据，完全是一派惑众吓人的妖言。

一切科学都是朴素的、发展的、没有止境的、欢迎批评的，没有终极的、超常的科学

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普通常识。毛泽东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的认识，任何真理都有其相对性，其绝对性正是存在于其相对性之中。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向前迈出的一小步，永远达不到认识的终点。李洪志却说，“人类的技术达不到更高的认识宇宙，但是，我们修炼的人可以看到，佛才是最高的科学家”，“法轮功才是最高科学终极真理，如果你想洞彻人类和宇宙的一切，就必须修炼法轮大法”。这些说法，违背了认识的一般规律。任何科学都是欢迎人们对他进行批评、检验、修正和补充的。科学永远都是人类革命和进步的不可阻挡的力量。人类的一切成就归根结底都是科学的成就，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科学是对狂热和狂言的有效的解毒剂”。一切科学的东西，都是老老实实的，毫无虚夸和骄矜，在科学面前，一切伪科学便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毫无生命力。

所有的伪科学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很善于打扮自己，用骗人的、诱人的、吓人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使那些抵抗能力甚低、不具备起码免疫力的群众由习练者变为痴迷者，先上当受骗，充当俘虏，而后越陷越深，逐步下水、入套、入伙，甚至为其呐喊助威，充当打手、违法犯罪，最后终于不能自拔甘心为其殉葬。法轮功习练者、痴迷者的前途是暗淡的，是极为危险的。虽说是抱着强身健体的善良目的而来，但后果却是落得个违法犯罪、自取灭亡的下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深入揭穿邪教头目的骗局，暴露其真面目，唤醒那些至今痴迷不悟的人们，挽救被迫害的群众，积极参加揭批邪教的队伍中来，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气势，决不能允许再让它继续危害社会、危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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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作者写的宣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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